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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召开

莫言寄语本报读者：

阅读快乐

铁凝 >>
面对语言难局就要穿透汹涌的语言“浪涛”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在开幕式上发表致辞，铁
凝说，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文学阅读都是与个体和
个体之间两个完整心灵之间的相遇和相知，中国文学
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只有将一个又一个作家的名字
连同他们的作品，他们面对人性和生活的独特角度和
发现都被世界各国的读者所喜爱和熟悉的时候，中国
文学的整体面貌、中国经验和中国精神才能有效的呈
现出来。

当然，在中国与世界彼此阅读的过程中，有无数
的课题与挑战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和应对， 在跨文化、
跨民族、跨语境中，实现尽可能准确的认知和理解，并
作出有效的表达，这是全人类面临的最根本也是最持
续性的一大考验。 谈及到此次研讨会的三大议题，铁
凝表示，这都涉及到翻译理论和实践中一些非常基本
和紧要的问题，也彰显了本次会议的学术高度，又印
证了六年来研讨会对话的深入和扩展。

其中，铁凝对当代汉语的扩展变化及翻译的新
挑战有着深远的感想。 铁凝说，马丁·海德格尔有一
句话说，人居住于语言的寓所中，这样的行模创造
对当下中国显得极为贴切， 随着社会的高速运转、
随着互联网和自媒体日常生活中大规模扩散，中国
人的生活形态、风俗习惯、自我认知乃至交往和表
达方式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在语言层面
体现得尤为明显， 时空的加速带动了语言的分流、
再生、分化等，身处汉语中的作家时常感到晕眩，加
大了翻译的难度。 所以，面对语言的难局，一方面需
要从学理上加以辨析和探索，另一方面需要直接投
身到生活中去，只有充分领会生活的差异、丰富和
宽广，才有可能穿透汹涌的语言“浪涛”，来自水面
之下的情感和精神的震动。

莫言 >>
译者与原作者是密不可分的“孪生兄弟”

“快，这两年感觉啥都快，快乐、痛快、心快……
越快越高兴……”就这样，以“快”为关键字开头的
讲座被莫言老师慢条斯理的语速柔和得相当之接
地气，就像电影中蒙太奇镜头非常自然地切换到了
会议的主题，“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翻译当然也是语
言艺术，忠实原著与创造性并不矛盾，好的译本可
以升华原作，不好的翻译甚至极具破坏性。 译者与
原作者要沟通，那些从来不问我的翻译者，我很担
心，不是担心他们翻译水平，而是担心他们对中国
文化的了解……”

莫言特别举例，“像‘八路’这个词，就有外国人
把这个翻译成‘八号公路’，所以如果要翻译好，真
正弄懂原作者的意思，翻译家还真的需要与作者多
沟通。 ”谈及作者与翻译家们的联系，莫言对当代科
技的发展很有感触，“当年要传真， 现在不仅电话、
邮件、微信都如此便利，距离不是问题了……”

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 什么是最好的翻译呢？
莫言有他自己的看法“最好的翻译好像是没有翻
译，就像最快的速度好像沒有速度”，莫言老师的昨
日上午的论坛发言中， 最后一句话还是带有一个
“快”字。

现场，莫言在茶歇时翻阅《城市晚报》 ，并寄语
城市晚报读者朋友：阅读快乐。

贾平凹 >>
对乡土文学的翻译国外人有时看不懂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大部分是乡土书写的作

品。 研讨会上，贾平凹表示，乡土文学的地域不同，
其叙述风格、语言的使用差异很大。

贾平凹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我写作使用的中
国北方语系，但其实在叙述时或在书中人物对话中
常有一些不同于普通话的语句， 可以称之为方言。
有的读者不习惯，或者陕西人读时会读出色彩和声
音，而外地人读时就少了许多趣味。 ”

陕西的方言都是中国古文在历史的衍变中遗
落在民间成了土话的， 只要对中国文言文稍有了
解，这些方言就一目了然，自然对中国文言文的了
解或许有解决方言的一把钥匙。

阿来 >>
翻译也跟意识形态、文化观念密切相关

“仅仅就文学来讲，没有翻译，世界文学的版
图就难以完成。 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成就，如果
没有翻译的推动，也是根本不能想象的。所以，我
对翻译这个事业，以及翻译家是信任和尊敬的。 ”
阿来先生在现场演讲时表示。

然而，在一个西方国家，阿来被一个做翻译
的人带去参观一座藏传佛教寺院。 阿来讲到，其
实这位翻译家是要带他去看这座寺院里正举办
一个关于中国藏区的展览，那是青藏高原上简陋
之极的乡村学校照片。

“翻译当场问我什么感觉？”阿来问他，“这些
学校面貌确实让人感到汗颜，但青藏高原上还有
很多很多像样的学校，这里怎么没有？ ”后来，阿
来告诉这位翻译，“今天之所以从事写作，并因为
写下那些文字而来到他的国家，正是拜我的小村
庄里开天辟地以来出现的那所简陋的小学校所
赐， 让我可以在两种不同语言间不断往返穿越，
做重现建设我们精神世界的工作。 ”

阿来说，“翻译不只是一件匠人般的技术
工作，虽然这个工作天然地包含了巨大的技术
含量。 翻译也跟意识形态，跟文化观密切相关。
而被翻译， 其实也是一个被衡量被挑选的过
程。 ”

“你好！ ”“大家好！ ”不同肤色的中国文学
翻译家用流利的中文表达心中的喜悦，昨日，这
是记者在第四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上
听到最多又最亲切的问候声。 此次研讨会由中
国作家协会主办， 吉林省作家协会承办， 来自
18 个国家的 30 位中国文学翻译家齐聚在长
春 ，围绕 “与中国文学携手同行 ”的主题展开深
入交流。 同时，各国汉学家和中国作家、翻译家
们一起，就翻译的权利与边界、当代汉语的扩展
变化及翻译的新挑战、 可译与不可译—语际书
写的困惑议题展开讨论。

郝幕天：

德国翻译家，现从事与中国相关工作。 翻译了台湾作家李昂的《看得见的
鬼》，莫言的《生死疲劳》 、《蛙》，龙应台的《银色的仙人掌》， 陈丹燕的《上海外
滩的影像与传奇》。

“《红高粱》我看过，后来在德国汉堡电影周认识了来自中国的莫言……”德
国翻译家郝慕天曾经在中国台湾生活很多年， 对中国文化有种特别亲近的情
怀，对自己这个中文名字非常喜欢。 所以在德国专注莫言作品《蛙》的德语翻译
版本的翻译家，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莫言文字中有种燃烧心灵的东西”，正是这
种东西，影响并促动着她去把莫言的作品翻译成德文，让更多的德国人乃至欧
洲人了解，从中国文学作品中分享中国那种特有的文化。

采访中，郝慕天始终用汉语与记者交流，她说，她在翻译《蛙》的过程中就与
很多朋友已经预言到了这次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就是莫言了，“当时我特别着急，
特别希望在宣布莫言得奖前把这本书翻译出来，在这本《蛙》德文版的封面上，
我的图案很有创意，我读过莫言《蛙》后，就到中国天津市场买回来两个娃娃摆
件，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拍成照片用作书的封面。 ”郝慕天对莫言作品《蛙》的理
解和翻译传播让更多的德国人认识了莫言，了解了中国文化，除了《蛙》这本书，
这位来自德国的“中国通”还翻译了莫言的《生死疲劳》等作品。

哈赛宁：

开罗翻译家， 来自埃及一所知名大学教授曾经在中国语言大学学习生活
过，他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文学的喜爱到了痴迷程度。

可以说，哈赛宁自从 2007 年认识莫言，一直与莫言老师保持联系，“我在埃
及，把莫言老师的《红高粱》翻译成了当地语言，在埃及开罗出版发行。“就在我
翻译莫言老师的《透明的红萝卜》时，为了能吸引广大阿拉伯读者的关注、让他
们容易读懂莫言的这篇早期小说作品， 就用了交友吸引力的阿拉伯语标题，把
原作的题目翻译意为‘偷胡萝卜的小男孩’，这让读者容易接近作品中的农村世
界，进一步让读者通过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联想到那些用埃及方言描写农
村生活的文学大家。 ”

哈赛宁说，“这次来中国长春开这样的研讨会真是太好了，我还特意带来一
本我翻译的《红高粱》送给了莫言老师。 ”哈赛宁在昨日上午会议间隙拍摄团体
照后，主动上前握住莫言老师的手，彼此用汉语简短交流，并向莫言老师发岀盛
情邀请去埃及参加活动。 / 记者 王海涛 高羽 报道 赵毅亮 摄

相关新闻 >>

外国翻译家眼中的“莫言文学”


